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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文 回顾 了 华人 佛教道场在 法 国 建立的 历 史背 景 ， 并根据合法性来源和 组织运作 方 式

的 不 同 ， 将 巴 黎大 区 的佛教道场 分为
“

宗 派 怫教
”

和
“

会馆怫教
”

两 大 类分别 加 以介

绍 ， 认 为 移 民结构的 变 迁和 宗教全球化的 深入发展将进 一 步 改 变海 外华人 信仰 的版图
，

进而为 中 国 宗教 的分化 与 创 新注 入新的 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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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世纪初 ，
佛教作为一种被信仰 、 被实践的宗教 ， 而不是作为哲学或历史 的研究对象 ， 就已

经随着越南移民在法 国扎下了根 （ 。 自 世纪 年代起 ，
藏传佛教与 日本佛教在法国迅

速发展
， 并引起了大量法国土著居民的兴趣 （ 。 年代中期以后 ，

法国安置了大量从越

南 、 老挝和柬埔寨来的难民 ，
这批移民为佛教在法国 的进一步扩展奠定 了信众基础 。 由于在大多数情

况下
，
佛教徒的身份认同并不是以制度化方式确立的 ，

而且又较少排他性 ，
所以要确定法 国到底有多

少佛教徒是
一

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 不过
， 自 年代以来 ，

一些研究者和调査机构认为 ， 从人数上来

讲 ， 佛教在法国已经成为继天主教 、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四大宗教。 根据 成立的法 国佛教

联盟 （ 估计 ，
在 年间 ，

法国 以不同方式信仰佛教 、 参与佛教活

动的人数翻了
一番

， 从 万人上升到 万人
； 年 ，

这一数字达到 万
，
从而使法国成为在欧洲

对佛教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 （ 。 法国佛教联盟认为 ，
目前在法 国对佛教有所信仰和实践的

人数可能已达百万 （ ， 有近 个佛教中心分布法国

各地 。 这一数字也许有所夸大 。 不过
， 来 自非佛教机构的调查表明 ，

佛教确实 已在法国人的宗教生活

中占有 了一席之地。 年 月 ， 由市场与民意调查公司 发表的
一

份报告指 出 （

， 在法国 岁

以上的人口 中 ， 约有 自认为佛教徒 ，
即约为 万人

，
与犹太教不相上下。 法国天主教学院的佛

教研究者 也给出 了同样的估计 。

鉴于佛教相 当迅猛的发展势头 ，
最近十几年间 ，

法国学界与媒体对这一外来宗教相当关注 。 然而 ，

在既有的研究和调查中 ， 我们却很难看到汉传佛教的影子 。 例如 ， 在其 《法国

佛教 》
一

书 中 ， 仅考察了法 国原住民的佛教参与 ， 而对移民的佛教未加讨论 。 此

的研究虽然基于法国 处各种类型的修行 中心 ， 但其中竟然没有一处属于汉传佛教。

当然 ， 研究与报道上的空 白绝不意味着法国没有汉传佛教 （ 即 以汉语为基本沟通媒介的佛教 ） 的

组织与活动 。 事实上 ， 在 目前法 国的数十万佛教徒中 ， 法 国原住民佛教徒仍为少数 ，
而 实为亚

洲移 民 ，
这些移民 中又有近半数为操广东方言的华裔 。 只不过 ， 汉传佛教的组织与活动大多偏 向于华

人社群 。 由于语言的隔阂 ，
而且缺少专业 、 常住的宗教师 ，

汉传佛教不似藏传和 日 本佛教那样明确地

以法 国原住民 民众为主要传教对象 ， 其佛教组织之间也没有形成东南亚 、 藏传佛教组织之间存在的那

种联合 。 汉传佛教在海外仍然属于
一种

“

族群宗教
”

， 在华人社会以外没有显著的公共影响力 。 不过 ，

在华人移 民社会内部 ，
佛教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即使我们不考虑有部分华人参与活动 的东南亚 、 日

本和藏传佛教机构 ，
在法国也存在着多家华人佛教道场 。 法国华人移 民大多居住在由 巴黎市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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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组成的巴黎大区 （ ， 因此 ’ 这些道场也都基本上设在巴黎大区 。 本文首先分析汉传

佛教移植来法的历史背景 ，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査资料 ， 对这些道场的基本情况分类加以说明 。

一

、 历史背景

在 世纪初的中国 留法学生当中 、 特别是在
“
一

战 中被招募到法国的 万华工当中 ，
可能有

些个人的宗教信仰涉及到佛教。

①
不过

， 在既有的史料中 尚难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②
汉传佛教在法国

最早见于记载的宗教式传播 ，
应该始于太虚大师 （ 的欧洲之旅 。

③
年 月 日 ， 太

虚在法国马赛登陆 ， 第二天到达巴黎 。 在随后一个多月 中 ， 他多次会见法国东方学者 ， 并在以收藏古

代佛教艺术品著称的吉美博物馆发表演讲 。 通过这些活动 ，
他倡议建立

“

世界佛学院
”

、

“

巴黎佛教

会
”

。 以此因缘 ， 年法国 女士 （ 也确实成立了
“

佛教友谊会
”

不过 ， 其活动止于少数上流社会人士的知识和审美兴趣 ， 并不是宗教意义

上的实践 ，
而且最终也未能延续。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 ， 汉传佛教主要 由于政治 、 语言等条件的限制 ， 未能再涉足欧陆 。 这种局面

直到 世纪 年代初才发生改变。 当时 ， 促成华人佛教道场在法国出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

一

是华

人移民的成长 ，

二是 年代以来汉传佛教、 特别是台湾佛教的全球化。

一方面 ， 经过十几年的辛苦

工作 ， 从印支地区逃难而来的华人移民 已经在法国扎下了根。 他们生活安定 、 经济富足 ， 对宗教生活

的需要也 日 益显著 。 另一方面 ， 经过了 — 年代进入美国的初步探索 ， 台湾佛教在 年代迎来了

跨国发展的黄金期 。 尤其是在 年
“

解严
”

后
， 在政治 自 由化 、 信仰多元化和经济全面起飞的条件

下
， 台湾涌现出大量独立于官方中国佛教会的组织 ， 并迅速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华人社区扩张。 与

此同时 ，
北京方面宗教政策的松动 ， 也使大陆佛教人士与海外华人的接触成为可能 。 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 ，
在法国建设华人佛教道场的因缘也就成熟了 。

需要强调的是 ，
这里的

“

道场
”

仅用来描述集体宗教活动的固定空间 ，
而并非取 自规范或法律意

义上的定义 。 在法国 ， 尚不存在由成规模的僧团聚众而成的中国本土意义上的
“

寺院
”

。 华人佛教组织

多由在家众管理 ， 其法律身份通常都是根据法国 年颁布的 《 自 由结社法 》 建立的社团 、 协会 ， 或

者是附属于既有协会的宗教事务组 。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华人佛教组织被法国国务委员会 （

认定为
“

教团
”

（
’ 但这对他们举办宗教活动没有任何妨碍 。

④
因此

’ 本

文旨在依时间顺序对巴黎华人佛教道场的基本构成给出客观的描述 ，
不评论各宗教团体所传法义的真伪

之类的宗教性问题。 只要是利用佛教符号资源、 自我呈现为佛教组织的团体 ， 我们都给予注意 。

根据宗教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 在法国 的华人佛教大体上可以分为
“

宗派佛教
”

和
“

会馆佛教
”

两

种形态。 这二者也大体对应两种运作方式 ： 前者多是新兴的跨国佛教运动的分支 ，
后者则是移民社群

自发形成的再地化的宗教组织。

① 有关
“
一

战
”

时中 国华工的综合研究 ， 参见 有关
“
一

战
”

后中 国学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参见 。

② 戴念祖 称 ， 年间在英 、 德留学的中 国人李復畿 曾任
“

巴黎佛教俱乐部名誉主席
”

，

但笔者尚未找到有关这
一

俱乐部的其他信息 。

③ 相关活动的圮述见于太虚 ； 。

④ 只有少数大型 、 稳定的宗教团体才能得到这种承认
，
例如越南一行 （ 禅师在波尔多地区创立的梅村 （

根据法国佛教联盟提供的名单 ， 在 至 年间
，
共有 家佛教机构得到了这种承认 ，

其中

家属于藏传佛教 。

“

教团
”

本是天主教的一个概念 ， 类似于中国 的
“

宗派
”

。 其司法意义的确立实是十八世纪末以后政教逐

步分离的产物
，

最初宗旨是要实现政治权力对宗教的监控 。 年间
，

经过数次调整
，
相关法律所包含的政治监控的意义已

经大为削弱 。 今天 ， 它体现的更多是
一

种行政承认 。 因此 ， 在法国 ， 并非只有被认定为
“

教团
”

的社团才能开展宗教活动
，

相反 ，
和依据 自 由结社法设立的团体相 比 ，

“

教团
”

所受的限制还要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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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宗派佛教

在当代佛教场域 日益分化的局势下 ， 汉传佛教在过去 、 年中 出现了不少新兴宗派 ，
它们各有

其宗教领袖 、 法脉传承和组织模式 。 象在其他地区
一

样 ，
这些新兴宗派也在法国建立分支 、 培养信徒 、

举办活动。 这些组织的宗教师都排它性地归属于各 自的信仰宗系 ， 其传教工作的重点是为了扩大本门

本派的影响 ，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

“

宗派佛教
”

。 更进
一

步细分 ， 这些新兴宗派中既包括坚持既有僧团

的制度化权威 、 强调传承的历史连续性的佛教组织 ， 也包括
一

些独立于传统僧团之外的新兴佛教或类

佛教组织 。 后者大多 由在家人士建立 ， 强调其领袖具有与佛 、 菩萨相同的神圣地位和神异能力 ，
不承

认正统寺院僧团在宗教上的垄断性地位 ， 因而常常受到正统僧团及其信徒批评 。

观音法门 一支较早传到法国 的新兴佛教组织是由 自称
“

清海无上师
”

的一位女性所创办的
“

观音法 门
”

。

①
清海无上师生于越南 ， 曾 出家为尼 ， 后又改为世俗形象 。 她曾在台湾传教 ， 其教团

年代初一度 曾达到全盛期 ， 并与传统僧团佛教发生了相 当尖锐的冲突 。 目前 ， 清海无上师在台湾

已显势微 ， 但其在世界各地的网点仍很活跃 。 年 ，
她在法国建立了

“

法国禅定学会
”

， 周末在巴

黎东郊组织活动 。 在印支华人聚居的巴黎 区的一家素餐馆中 ， 我们也能见到有关清海无上师的文字

和影像宣传品 ， 很多宣传品被译成多国语言 ， 供来者免费取阅 。

佛光山 在以传统僧团为 中心的汉传佛教跨国组织中 ，
最早来到法国的是由 台湾星云法师建立

的佛光山 。 佛光山是当代台湾影响最大的佛教组织之
一

，
以 国际弘法著名 。 早在 年 ， 星云法师就

在美国成立了
“

国际佛教促进会
”

。 年 ， 星云法师曾受邀来法 ， 参加在巴黎大区 省落成的越南
“

净心禅寺
”

的开光仪式。 正是在此时 ’ 他与在法华人、 主要是来 自 印支地区的华裔

移民建立了联系 ， 并决定在巴黎设立佛光山 的分支 。 年 月 ，
星云法师派遣了两位弟子来法国做

准备工作 ，

一年以后 ， 结合了不少侨商的
“

巴黎佛光协会
”

于 年 月正式成立。 起初 ， 佛光山在

巴黎大区 省购买 了
一座 世纪的古堡做为活动场地 ，

不过
， 因为距离城区太远 、 交通不便 ， 所以

聚会较为困难 。 佛光山遂在巴黎华人较为集中的 区租下
一个约 平方米的临时活动场地 。 年 ，

佛光山转到靠近 区的巴黎近郊 省的一处场地 。

佛光山在法 国的中心组织严整 、 活动丰富 ， 在巴黎华人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

巴黎佛光协会
”

的主席 、 副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均定期选出 ，
而宗教事务则 由佛光山派遣来的法师负责。

佛光 山对法国的弘法前景抱有很大信心 。 位于巴黎东郊 省的碧西圣乔治市 （

从 年起 ， 尝试依据宗教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建立一个文化园 。 于是在 年前后 ， 碧

西圣乔治市和佛光山双方同意在该地建立一处佛光中心。 年 月
，
该中心奠基。 年 ，

工程正

式获得批准 。 年 月 日
，

“

巴黎佛光山 终于建成向公众开放 。 与此同时 ， 设在 省的原活动

地点也关闭整修 。

碧西圣乔治是一座约有 人的小城 （ 年数据 ）
，
居 民中超过

一

半是外来移民 ，
亚裔比例

高达 。 佛光山所新建的这个中心被命名为
“

巴黎法华禅寺
”

， 它位于
一

个生态园区内 ，

毗邻
一

座犹太教堂 、

一座老挝寺庙 、

一座清真寺和
一座天主教堂。 根据 《欧洲时报 》 （ 的报道 ，

该工程耗资 万欧元 ， 其中 的资金由 台湾佛光山提供 ， 来 自信众募捐 。 法华禅寺总用地

平方米 ， 建筑占地 平方米 ， 可容纳超过 人同时活动 。 这是欧洲最大规模的佛教中心之

一

，
已成为国际佛光会的欧洲总部 。 年 月

， 法华禅寺开光并举办了
“

欧洲佛光联谊会
”

。

法华禅寺开放后 ， 成为在法国最活跃的汉传佛教中 心 ， 除每周 日 的法会和每月
一次的

“

禅坐共修

① 有关观音法门早期活动的详细研究 ， 参见郑志明 ： 《清海与禅定学会》 （ 丁仁杰 ： 《

“

清海无上师世界会
”

略

述 ： 对于当代台湾社会变迁中
一

个新兴宗教团体的初步介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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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外 ， 周六还开设有读经 、 素食 、 电脑、 法语 、 英语等社教课程 ， 同时组织夏令营等参访活动 。

①

慈济功德会 就社会动员力和影响力而言 ， 慈济在台湾可能还超过佛光山 。 不过
， 在法国 ， 慈

濟的规模却不大 ， 大约在 年左右才开始有所活动 ，
而且长期以来 ，

只是借用一位台湾侨民在

省的家庭地址设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站 。 通常 ， 这个联络站只组织在法国为数不多的慈濟成员的内部活

动 。 只有在春节和佛诞日 ， 才会租用场馆 ，
组织开放的 、 可有

— 百人参加的聚会 。 年 月
，

慈济法国联络处终于在巴黎 区设置了
一处专用场地 ，

这也是慈济在欧洲的第
一

个正式的联络处 。 慈

济的法国联络处与台湾在法的商业团体 、 政治机构关系密切 ， 与法国官方 、 乃至大陆背景的组织机构 、

中文媒体亦有互动 。

净宗学会 净宗学会是台湾净空法师创办的跨国佛教组织 。 年 ， 净空法师来访法国 ， 来 自

广东的移民 先生与之结识
，
从此开始组织小规模的宗教聚会 。 年 ， 先生正式注册了法国净宗

学会 ， 所需资金均来 自 当地侨民善款 。 起初 ， 该学会租用了在巴黎 区开设的
一

家体育文化中心的场

地
， 每周 日 跟随净宗学会的 集体修行。 此后

， 该学会又在巴黎东南郊区的 省设立 了固定的活

动地点 。

三 、 会馆佛教

宗派佛教海外道场的合法性主要来 自 与宗派权力中心认可 ，
因此

， 对特定传承和领导者的皈信是

其组织和运作的基础 。 即使有些道场在经济和管理上是完全 自主的 ，
它们在宗教观念和仪式上也是有

明确归属的 。 与之相反 ， 由华人移民根据同 乡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各种
“

会馆
”

所设立的
“

佛堂
”

在

宗教上却是完全独立的 ， 其出发点是服务于由方言、 血缘联系和相似的移民经历所聚集起来的移民团

体 。 虽然这些佛堂也会在特定时刻延请僧人主持仪式 ， 甚至会邀请僧人住馆数月 提供宗教服务 ，
但是

在原则上 ，
其管理完全取决于相应会馆的领导层 ，

而定期改选的领导者们并不需要忠诚于特定的宗派 、

寺庙 、 法师或法门 。

一般而言 ， 各会馆佛堂的基本活动相似 ，
主要是周末聚会、 农历每月初

一

、 十五

的拜佛以及各佛教节 日或传统年节的法会。 在这些活动 当 日 ， 都会有免费素餐提供 。 不过
， 由于不同

会馆的佛堂对宗教符号的选择和对仪式空间的设计不尽相同 ’ 从而各个佛堂也会呈现出各 自 的特色 。

同乡 会是海外华人社群内部社会 、 经济 、 文化与政治互助的典型组织 。 根据 《欧洲时报》 年

的一篇报道 （ 萧良 ， 当时法国华人社团就已超过 个 ， 其中约三分之一都是同 乡组织 ， 现多依

地名称为
“

某某会馆
”

。 在 世纪 年代末 、 年代初 ， 这些会馆纷纷辟出空间 ， 成立佛堂 ，
组织

宗教活动 。 在此 ，

“

佛堂
”

只是私立宗教场所的
一

个通称 ， 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明确的 、 制度性的佛教认

同 。 在佛堂中 ，

一般会有观音等大众化的佛教神衹 ， 但是 ， 财神 、 土地公等民间膜拜或其他地方膜拜

的神祇也会同室供奉 。 法国拥有佛堂的会馆多为印支华人设立 ， 其宗教习俗的综摄性特征相当突出 。

法国华裔互助会玄武神坛 法国华裔互助会是印支华人的
一

个协会 ， 成立于 年 ， 位于巴黎

区 ，
主要领导成员多为潮州籍华商 。 年 ， 该协会决定建坛 ， 供奉其家乡 的道教神衹玄天上帝 。

不过 ， 当该会人士回到广东玄武山玄天上帝庙分香时 ，
此庙 已为当地佛教协会所用 。 有此因缘 ， 该会

也供奉了观音像 ，
所建膜拜场所全称为

“

观世音菩萨玄武山佛教神坛
”

， 年 月 日 由时任广东

汕头佛教协会会长的定持法师主持开光 。 每年春节巴黎 区华人游行时 ’ 游行队伍通常从神坛出发。

广东会馆广肇佛院 广东会馆成立于 年 ， 其广肇佛院则建成于 年 ， 位于巴黎大区

省 。 之所以名为
“

佛院
”

而非
“

佛堂
”

，
乃是采 自星云法师的建议。 在星云法师看来 ，

“ ‘

佛院
’

比
‘

佛

堂
’

有更大的包容量 ， 其正信程度也较高
”

（ 。 年 月 日
， 广肇佛院邀请星云法师主持

① 有关该中心活动的详细信息 ， 可査询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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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开光 。 当时广肇佛院的部分资助者也在星云法师的影响下加入了佛光会 。 广肇佛院的建筑有明显

的 中式风格 ， 除供奉观音菩萨 、 地藏菩萨外 ， 也供奉财神 、 妈祖 、
太岁 。

海南会馆佛堂 海南会馆也位于 省。 年 月
，
星云法师访法期间

， 除为广肇佛院开光 ，

亦曾到海南会馆佛堂普照 。 该佛堂供奉的是海南地方神祇水尾娘娘。 有趣的是 ， 年 ， 中 国大陆的

净慧法师 （ 来法时 ， 亦曾 受邀来到海南会馆主持仪式 。 不过
，
两位法师均从正统佛教的立

场出发对海南会馆佛堂提出 了改宗意见。 星云法师建议海南会馆改奉观音菩萨 ， 净慧法师则 为会馆人

士授了方便板依 ， 并赠送了佛像 。

潮州会馆佛堂 潮州会馆成立于 年 ， 位于巴黎 区 。 至 年间
，
该会馆建成了一

个佛堂 ， 面积约 平方米 。 年 月 日至 月 日
， 率中 国佛教文化代表团访法的净慧法师

为佛堂的观音菩萨 、
地藏王菩萨开光 。 在这次访问期间 ， 净慧法师举办了 次法会 、 次讲座 ， 指导

了七 日禅修 。 月 日
， 净慧法师还在潮州会馆举行了阪依仪式 ， 为 人 （ 包括数名法国土著 ） 授三

皈依 ，
颁发皈依证 （ 净慧 。 这大概是有史 以来在法国举办的最早 、 也是规模最大的汉传佛

教皈依仪式。 此后 ， 潮州会馆佛堂与净慧法师所住持的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保持了多年的合作 ， 佛

堂设置在柏林寺帮助下庄严完善 ，
亦常有柏林寺的僧人被请到会馆小住数月 ， 主持宗教活动 。 潮州会

馆佛堂在诸会馆佛堂中
一度声誉颇隆 ’ 该佛堂不少信众对柏林寺的法师感情深厚 。

最近数年间 ， 由于会馆领导层的更换 ， 该佛堂与柏林禅寺已无系统的合作。 受邀来主持佛堂者多

为广东 、 江浙一带寺院的法师 ，
佛堂风格亦趋于民俗化 。 年 月 ， 原来石质敦煌壁画主题的浅浮

雕前被安放了十八罗汉像 ’ 由汕头叠石

玉佛寺达歸师 、 宁波船 宝陀寺法

正法师 、 南京 毗卢寺传义法师等 主持

幵 光 。 年 ， 该佛觉 乂 举行 教
‘

神衹黄大仙和关圣帝君安座开光仪式 ’ ■
仍山 隊 帅

、 法 丨

丨 ： 法帅 侍 ：

总地来看 ， 该佛堂与 大陆僧 闭合

作较为密切 ，
成 郎多次麟来細

憎人 例如在 彳

丨

：

丨 丨 ， 就按

待 丫 当时以 家宗教■局杨同祥副局
■ 丄

難
、 屮 丨■働会柳 师侧的 屮 丨 丨

佛教代表团 。 同时
，
潮州会馆亦数次组 图 年 月 曰 ， 巴黎潮州会馆农历除夕超度法会 。

团 回中国大陆朝拜名 山祖庭。
（
摄影 ：

’

汲

福建会馆佛堂 福建会馆位于巴黎 区
， 成立于 年

，
亦称旅法福建同 乡会 ， 其佛堂则建

于 年 ， 由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僧人悟根法师主持了开光仪式。 佛堂面积约 平方米 ， 主要供奉有

南海观音和妈祖 。 年 月
， 该会亦曾邀请泉州南少林寺两位武僧来法表演武术 。

法国华侨华人会法华寺 法华寺 由位于 巴黎东北 省的法国华侨华人会开办 。 法国华侨华人会

成立于 年 ， 是法国最早的华人社团之一 ， 目前的领导层多为温州籍华商。 法华寺 年 月

日 正式开放 ，
由净慧法师主持开光典礼 。 法华寺占地约 平方米 ， 包含多大小不同 、 功能各异的多

重空间 ，
应该是 目前会馆所办最大 的佛教道场。 起初 ，

法华寺邀请浙江普陀 山的僧人主持法务 ，

① 对这次访问 中的活动 ， 净慧法师的弟子明海法师 （ 以 日记的形式做了详尽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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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延 沾来 自 台湾 的 比 丘尼慈青法 师 主

因 有 僧 人常 住 ，
法 华 寺 保 持 了

汉 佛 教 院 妁 认 水 功课
， 每 日 均 丨

有早晚龍 。 賴周 日 、 农购 、

： ；

■

；

！
：

动 屮 外 、

：
；

盛 ， 善款收入颇丰 ， 为 中 国 大陆難

的慈善纖驗》栖可观 。 据常

和 （ 统 ， 年 丨

法华 ，为 慈 义扪超过 万欧兀 ，

’

：
；

其中 年为四川地震灾区即捐款 图 丨 年 月 日
，
巴黎法华寺盂兰盆节

“

三时系念超荐法会
”

万欧元 。 （ 图 大殿外烧香的人群 。 （ 摄影 ： 汲喆 ）

无论是跨国佛教组织的分支 ，
还是会馆佛堂 ， 都具有组织膜拜 、 仪式服务 、

流通善书等相似的宗

教功能 。 对于普通信众而言 ， 这些道场是他们个人宗教修行 、 获得精神慰藉的场所 ， 同 时也是他们在

一个相当复杂的移民环境中扩大社会交往 、 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方式 。 对有些较为投入的信众来说 ，

每周 日 去做义工 、 参加法会 ， 实际上构成 了他 （ 她 ） 们最重要的公共生活。 从宗教活动组织者的角度

来看 ，
道场的 目标或在于弘扬某种法门 ， 或在于为社团成员提供服务 ， 但不能忽视的是 ， 宗教活动也

是主办者扩大影响 、 增加收人的一种方式。 不能聚集相当 可观的经济与社会资源 ， 是办不了宗教场所

的 。 因此 ， 宗教道场的存在本身 ，
就是对组织者的实力的一种证明

，
也是社体内部团结

一致的象征 。

道场如果人气旺盛 ，
在经济上平衡甚至盈余是不成问题的 。 事实上 ， 上述各佛教道场几乎都提供长明

灯 、 莲位等付费的宗教服务 。 每年农历新年时 ，
很多华人都保持着除夕夜烧头香的习俗 ， 这也正是各

道场获得较大宗供养的
一

个机会 。

四 、 新移民与宗教的全球化

总地来看
，
目前在法国华人社会当中 ， 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基督教信仰 （ 以

印支移民为主的杂糅佛道信仰 、 由跨国组织推行的佛教等不同类别的新兴的宗教运动可谓三分天下 。

未来 ， 两大因素将决定法国华人宗教版图 的变迁 。

一

是华人移民结构的变化 ，

二是宗教全球化的进
一

步深化。

首先 ，
法 国华人移 民增长迅速 。 根据法国 国家人 口研究院 （ 的统计 ， 年至

年 ， 每年在法 国大城市的获得合法长期居 留的移 民中 ， 来 自 中国大陆的人数比例从 人 ）

上升到 人 ） 。 仅在巴黎大区 ， 至 年间 ， 来 自 中 国大陆的移 民的年增幅就达

远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增幅 （ 。 更为重要的是 ，
法国华人移 民的结构也 日 趋复

杂 ， 在 年代的印支移民潮 和 年代开始的浙江移民潮之后 ，
过去十几年间 ， 来 自 中 国北方

的非法移民 （ 李明欢 和留学生也大量增加 。

一些研究者推算 （ ， 目

前在法国 的华人移民总计约 万
， 而其中非法移民 已达 万左右。 中 国 留学生 的迅速增加更是有 目

① 有关巴黎大区 的华人移民群体及其各种宗教场所的归属与分布的总体概述 ， 参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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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睹 。 年间 ， 中国 留学生来法人数每年以 的速度递增 （

。 到 年 ， 中国已成为法国外 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 ，
目前

以学生身份生活在法国的中 国人有 万之多 （ 。 我们在调查中

发现 ， 在很多宗教场所 ， 都能发现没有正式的 同乡组织 、 地域宗教特征不甚鲜明的北方移民的身影 。

而青年学生 ， 业已成为法国基督教的
一支新生力量 （华桦 。 就此而言 ， 新移民的佛教参与也

值得进一步观察。

移民的增加为华人宗教的全球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到 年 ， 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

万 ，
而 目 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大规模的

“

海外移民潮
”

当 中 （ 王辉耀、 刘国福 。

在这一背景下 ， 华人宗教的全球化方兴未艾 。 除了基督教 、 佛教这些传统宗教以外 ， 法轮功 、

一

贯道

等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宗教运动亦能在海外移民中得到发展 。 在佛教方面 ， 大型跨国组织从英语国家

向欧洲地区的拓展已渐入佳境。 年间 ， 佛光山欧洲总部和慈济在欧洲第一家联络站在法国的

相继建成 ， 就这种拓展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 大陆僧团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建立跨国组织的财

力 。 如果政治和人才条件允许 ， 大陆的汉传佛教团体未来也有可能在法国乃至欧洲参与佛教国际化的

竞争。

①
另一方面 ， 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大大减少了宗教跨国传播的成本 ， 从而使一

些相对小型的宗教团体也能够克服距离 、 国境和财力的限制 ， 获得在全球发展的机遇。 例如 ， 由澳大

利亚的华人移民卢军宏创立的以佛教仪轨为主要救赎和治疗技术的
“

心灵法门
”

， 在 年间才

开始进入法国 ， 现已赢得了不少信众 ， 而且其中骨干多为大陆留学生或在法读书后留法工作的青年华

人。 他们尚未开设固定道场 ， 但借助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 ，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团体领导者和信众

的直接互动 ，
并保持有效的组织与动员 。

②
这一案例表明 ，

新移民和全球化使原本就充满异质性和创

造力的中国宗教在前所未有的空间 中得以重构 。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宗教传播范围的扩大 ， 更意味着宗

教认同 、 组织和互动模式的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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